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赫尔曼·赫茨伯格（Herman Hertzberger），被认为是

荷兰建筑界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。他曾设计过大量居

住及教学建筑，曾作为《论坛》杂志的编辑，并且是贝

尔拉格学院的创始人及第一任院长（以下简称 H）。

朱亦民（ZHU Yimin），现任教于华南理工大学建筑系

（以下简称 Z）。

Z : 你在26岁时赢得了一个竞赛并把它建了起来，这是

你作为建筑师职业生涯的开始。这并不是一个特别的例

子，那个时候你的同辈人当中有许多都在职业生涯的早

期建造了他们的第一个作品，比如说佩特·布罗姆（Piet

Blom）在他们是学生时就赢得了一个项目并建成了它。

可否请你更多介绍一下1960 年代早期建筑界的情况？

你是什么时候第一次见到阿尔多·范·艾克的？

H: 在经历了1960年代早期一段只讲数量的建设时期之

后，我被阿尔多·范·艾克邀请加入《论坛》杂志的编

委会，这本杂志成为一个无出其右的批评平台。这个圈

子成为我大学之后继续建筑思考的起点。

Z : 大家都知道在1960年代范·艾克与代尔夫特理工大

学的一些老师如卡雷尔·韦伯有过争执。他们之间主要

的分歧在什么地方？能否描述一下你和范·艾克及其他

《论坛》的同道一起工作的岁月？

H: 卡雷尔·韦伯直到1970年代才出现，他代表了轻视

建筑的作用的那一派，那种精确又或许有些隐晦的方式

是来自于我们的想法。那时韦伯的信条“城市是第一位

的”与范·艾克关注特定形式的结构的想法产生矛盾。

范·艾克认为建筑和城市是一根棍子的两端，在逃离了

范·艾克的影响之后，实际上我们后来意识到韦伯更接

近我对结构和填充物之间所做的结构性的区分。

Z: 1960 年代激进文化对你有何影响？你参加过什么激

进运动吗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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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: 1960年代激进运动曾经是令人激动、充满活力的，但

我的方法较少是政治性的，而更多关于人类学。

Z: 就我们所知，有几个对荷兰结构主义来说是灵感来源

的设计：勒·柯布西耶的威尼斯医院、路易·康的理查

医学研究楼、史密森夫妇的城市改造方案以及日本新陈

代谢派的作品。你个人认为哪一个是影响最大的？

H: 现在应该要把关注结构配置的方法和结构性的思考区

分开。它们可能初看上去很相像，但实际彼此相反。如

果我曾受到过什么影响的话，肯定是日本新陈代谢派和

康，而不是佩特·布罗姆。勒·柯布西耶的威尼斯医院

受到了佩特·布罗姆方案的影响，布罗姆的方案在十次

小组的罗那蒙特会议上展出过。

Z: 在1967年你只有35岁时开始了毕希尔中心办公楼的

设计。你是如何得到这个项目委托的？业主从一开始就

支持你的想法吗？

H: 我的业主只是对周围那些平庸乏味的办公楼感到厌倦

了，他只想要些不一样的东西，自然他转向了更年轻的

一代。我向他展示的想法和他的原则——仅仅是组织方

式上的——很一致。

Z: 你是少有的几个在1980年代坚持不懈地反对后现代

主义潮流的建筑师，为此你曾遭到查尔斯·詹克斯的攻

击。但我们仍能看到一些在后现代主义的语义学和结构

主义之间的相似想法。是什么驱使你反对这场后现代的

狂热浪潮？

H: 作为一个现代主义者，我厌恶那种愚蠢的向后看的想

法。除了很少几个让人遗憾的例外，我一直站在现代主

义这一边。这就意味着对一种语言的信仰，这种语言表

达了民主、技术进步，当然还有空间的概念。

Z: 阿尔多·范·艾克的理论产生自一种反现代主义的观

点，他尤其反对其功能主义的教条和城市规划的策略。

他认为现代主义的理念使城市的重建走向了死胡同，制

造了一种不人道和无法居住的环境。因此他建议用“意

义”和“地方”的概念来代替“空间”这个奠定了现代

主义建筑理论和实践的基础的概念。作为范·艾克最早

的追随者和合作者之一，你看起来持相反的观点，正如

你在《空间与建筑师》这本书中所表现的，你坚持一种

以空间概念为基础的认识论。你认为这是你和范·艾克

之间不一致的地方吗？你怎么解读它？

H: 你是对的。我在对他的力量保持尊敬的同时慢慢脱离

了他，去找我自己的路，我对新的影响持开放的态度，而

不是仅仅强调地方这一概念，我认为空间和地方是一个

辩证的平衡的两极。

Z: 很明显雷姆·库哈斯已经成为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建

筑和最流行的建筑名星。在他的《小、中、大、超大》一

书中，他批评结构主义的方法，说这样的一种操作导致

了城市里的建筑的趋同——“从赫尔曼·赫茨伯格受到

喝采的分成了小的单元结构的毕希尔中心办公楼开始，

这种模式已经枯竭和瓦解到了极端衰弱的地步，它要为

它所引发的可识别性的极端混乱负责。今天的孤儿院、

宿舍、住宅、办公楼、监狱、百货商店和音乐厅看上去

都是一样的”（《小、中、大、超大》，p287）。你怎么回

应这一批评？你又如何评价他的城市理论和建筑实践的

策略？

H: 雷姆的“反应”是很典型的（如果不说是通常）下一

代人对之前一代人的反应。实际上他在一次我们之间的

聊天当中承认他并不反对毕希尔办公楼，而是反对模仿

它的那些建筑。顺便说一句，和他的“恶梦”不同，这

些建筑其实在数量上是非常有限的。

简单地说，我的方法是：“设计强而有力/持久的结构，

吸引/容纳时空中的多样性”，这和他可能希望是那个样

子的信条相去并不远。

实际上不管他喜欢还是不喜欢，雷姆对比他年轻的一代

的影响正在变成另一个错觉和花招， 比如超大尺度的悬

挑、斜的柱子等等诸如此类的东西。我们拭目以待下一

代人。

Z :  你怎么看待从维尔·阿雷兹、MVRDV 到NL 建筑师

等更年轻一代人的作品？当前荷兰建筑中潜在的主要危

机是什么？

H: 如果能降低业主去搞他们所认为的实验的欲望，现在

的荷兰建筑就没有什么（潜在的）危机。你所提及的“年

轻人”仍在搞漂亮的房子。只是城市空间仅仅成了一块

舞台布景，注意力被放在松散、相互没有联系并只考虑

它们自己的物体上。

Z: 贝尔拉格学院成立之初遇到了柏林墙倒塌之后的急剧

变化。你作为贝尔拉格学院的创办者和第一任院长目睹

了所谓由“左”向“右”的转向。你怎么看待资本主义

全球化的后果和1990 年代它对建筑和教育的影响？

H: 自我离开了贝尔拉格学院以后，一种“互联网后现代

主义”占据了统治地位。它导致了快（餐）式的建筑，奇

怪的是它还很可以吃，就是说它很好看但缺乏任何意义：

金玉其外，败絮其中。我不害怕全球化，而是害怕“有内

容的形式”被“徒有其表的形式”所代替。另一方面，我

现在陷入一种对提供较好的学习条件的学校的强烈渴望

——如果不说是饥渴当中。这样的学校不是仅仅装备了

教室，而更多是基于计算机辅助的更为个人化的教育。未

来学校的空间条件涉及建筑的意义，而这正是我尝试加

以实践的东西。我正在准备的新书是关于这方面问题的。

当然，学校是唯一还没有被商业利益所腐蚀的建筑。□

赫尔曼·赫茨伯格，朱亦民/Herman Hertzberger, ZHU Yimin

1

1 赫尔曼·赫茨伯格（摄影/Photo: Mgoop Luimes）

2.3 赫茨伯格事务所内景

DOI:10.16414/j.wa.2005.07.007


